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千野拓政教授一直关注 “青年亚文化 ”

问题 , 在 “轻小说 ” 领域的研究已经历

时数年 , 并在 日本 、 中国 、 新加坡等地

联合各地学者 、 研究者展开问卷调查 ,

以期较为全面地 了解今天 日本 、 中国甚

至是亚 洲年轻人的阅读兴趣 。去年笔者

有幸与千野教授见面 , 并就文学的 “疗

救 ” 主题 与 “治愈 ” 功能 、 “纯 文学 ”

在 日本年轻人中面临的困境 , 以及 “轻

小说 ” 在 日本年轻一代 中兴起等问题 ,

与千野教授进行 了探讨 。通过会面与 多

次邮件往来 , 千野教授对笔者的提问悉

心解释并予以回复 , 在此也感谢千野教

授在百忙之中的赐教 。

问 近年来 , 缺乏认 同感的 “创

伤 ” 似乎在 日本年轻作家的作品中出现

频率很高 , 比如 年中村文则创作

的 《掏摸 》 就集中表现了日本年轻人在

象征共同价值的 “白色巨塔 ” 消失后的

精神创伤 , 很有代表性 。与之对应 的

“疗救 ” 主题其实在前一代作家比如大

江健三郎的 《治疗塔 》 , 以及吉本芭娜

娜 的 《厨房 》 中就 已经有所表现 , 您对

此是怎么看的呢

答 您对 日本新生代作家的分析 ,

我基本上同意 。近年来 , 心灵的 “伤 ”

和疗愈成为日本青年作家的一个重要的

主题 。一些女性 作家 比如村 田沙 耶香 、

川上未映子 、 青山七惠 、 金原瞳 、棉矢

莉莎 , 以及江国香织等女作家通过身边

琐事细腻地描述现代青少年的心灵 , 比

如她们的虚无 、寂寥 、 纳闷等等 包括

同性恋的苦恼 , 而给读者提供 了某种

疗愈感 。这些作品确实跟传统的日本文

学有所不同 。另外 , 像您说的那样 , 大

江健三郎等前辈作家也写过有关疗愈的

小说 , 只是他们写的作品带有对作为大

众几乎感不到疗救 的社会 的批判 。比

如 , 大江健三郎的 《治疗塔 》 《治疗塔

游星 》 是通过科幻的形式批判现代社会

的小说 。换句话说 , 他们关心的是作为

社会问题的心灵的 “伤 ” , 这跟上述讲

个人的心灵的青年作家不一样 。

您说这种变化 自上世纪 年代开

始 , 我同意 。只是您说一个起点是吉本

芭娜娜 的 《厨 房 》 , 对 此 我 补 充一 点

当时不少读者对这篇描写青少年生 活的

小说感 到新颖是事实 , 只是读 者从 她的



的 “伤 ” 有密切的关系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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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品中感受到的与其说是疗愈或救济 ,

不如说是某种鼓励 。当时疗愈和救济还

没成为文学上的主要题材 。

之后 , 有些作家描述犯罪也跟日本

社会中逐渐弥漫的黯淡心情有关 , 这些

作品受读者欢迎也是事实 。东野圭吾的

《白夜行 》 《嫌疑犯 的贡献 》 等小说

算是其中一部分 。这一类作品不仅是男

性作家 , 而且部分女作家也写过 。比方

说 , 宫部美幸的 《火车 》 《理由 》 等长

篇 , 通过推理小说的方式描述 日本社会

的黑暗和底层民众心灵的 “伤 ”。佐藤

友哉 、 清宫院流水不算这一类 。他们的

小说含有批评并超越以前的文学和推理

小说 的意图 , 游戏性 比较强 。总之 , 这

些作品流行的背后存在着 世纪 年

代后期 以来的推理小说热 。 。。 年以

后 , 除了推理小说以外 , 科幻小说也受

欢迎 。圆城塔 、 伊藤计划等作家是代表

性的例子 。而且伊藤计划的 《虐杀器官 》

《和谐 》 等长篇小说跟当下青少年心灵

问 的确如您所说 , 现在日本的年

轻人更注重立足 “个体 ” 来描述 “创

伤 ” , 希望从情感上找到能产生共鸣的

新共同体 。您能就此再谈谈 “纯文学 ”

在日本年轻一代中面临的困境吗

答 我觉得问题的核心在于如下一

点 , 即上述作品中属于 “纯文学 ” 领域

的作品 , 虽然接触到现代人的苦闷 , 而

意图产生某种疗愈和救济的效果 , 却不

太畅销 , 显然没能摆脱文学边缘化的处

境 。格外受欢迎的只不过是村上春树以

及推理 、 科幻一类的小说 。这意味着 ,

上面所提到的纯文学作家的意图没能充

分地吸引读者 。我所说的读者群的变化

在这里 , 而我觉得这种读者的变化和

“轻小说 ” 的流行有关系 。

问 但村上春树的作品虽然也属于

“纯文学 ” , 却不仅在 日本 、 同时在全世

界包括中国年轻人中拥有大批读者 , 您

对此是怎么看的呢

答 纯文学作品当中为何唯有村上

春树 的作 品那 么 流行 , 而 且 不 只是 日

本 , 在整个东亚甚至全世界都受到城市

读者欢迎 他跟其他的作家有何不同

我现在还没有 明确的答案 。只是感到如

下几点

从我在上 海 、 北京 、 香 港 、 台北 、

吉隆坡五个城市的调查了解到 , 村上的

作品带有浓厚 的孤独 和虚无感 , 特别是

不能跟人或社会沟通 的隔阂感 , 而村上



的爱好者对这些感觉有共鸣 。还有 , 他

在作品里经常说 , 虽然你感到孤独 , 但

这样也可以 , 人有时候不用拼命 , 该有

要等待的时候 。村上的爱好者在这些点

上感到疗愈和救济 。他所说的 “这样也

可以 ” , 肯定了自己的感觉可以与其他

作家 、 其他人不同 。

其次 , 村上自己经常说 , 他本人有

爱孤独的一面 , 并说写小说是某种寻求

疗愈的方法 。加上他回答采访时说 , 在

人生里任何人都回避不了受伤害 , 而这

个 “伤 ” 不能直接谈 , 所以文学将其转

换为一个故事写出来 。由此看来 , 他的

作品可能不只是对孤独和虚无的描述 ,

而是他内在孤独与虚无的故事化表达 ,

并且对疗愈它这一过程的故事化的寻求 。

地铁沙林事件发生以后 , 村上采访

事件的受害者和加害者 奥姆真理教信

徒 , 出了两本记录文学即 《地下 》 与

《在约束的场所 》, 并附上很长的后记 。

在这个后记里他这样写 奥姆的教主麻

原彰光讲的是荒诞的故事 , 但这个荒诞

的故事吸引了很多年轻人 。那么他的故

事和我的故事哪个更强 现在我们能否

找到吸引年轻人的新的故事 我相信从

这个时期以后他开始对小说的故事展开

新 的探讨 。可以这样说 , 他对孤独 、 虚

无和疗愈 、 救济的想法可能跟其他的作

家有所不 同 。

可是我觉得 更重要 的是如 下一 点

上述村上的特点适应读者的变化 。我说

过 , 村上的爱好者对作品期待的东西可

能跟以前的文学读者有点不同 。如果可

以说 , 以前的纯文学读者对文学期待的

是通过作品接触到某种人的真实 , 村上

的爱好者对他的作品期待的是对孤独共

鸣并得到肯定 自己的感觉 。换句话说 ,

文学作品已经不是得到启蒙的源泉 , 而

成为某种感情共同体的依据 。在这一点

上 , 我觉得跟爱好 “轻小说 ” 或动漫的

年轻人有共通的部分 。

问 “轻小说 ” 就我所知是 日本

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在 日本年轻人中最

为流行的一种文学形式 。 “轻小说 ” 与

动漫的爱好者 , 他们的欣赏口味与阅读

兴趣确实与传统文学的读者不同 , 能详

细地谈一谈吗

答 比方说 , 爱好 “轻小说 ” 或动

漫的年轻人不只是欣赏作品 , 部分人同

时参与同人活动 二次创作 ,

等 , 至少可以说 , 不少爱好者喜欢参

加动漫节 之类 。对他

们来说 , 跟欣赏作品同样或更重要的是

嗜嗜嗜
… 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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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好们之间的交往 。同好们设有聊天的

空间 , 有时候通过网络 , 有时候聚在一

起面谈 。他们聊着什么作品里的人物的

形象 、 世 界观 、 工具

等等 , 而且聊得很热闹 。如果提

出来的看法受欢迎 , 有巨大的反应 , 从

中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。轻小说和动漫吸

引那么多的青少年的原因之一在这里 。

可以说他们寻求某种感情的共同体 。那

么 , 这种轻小说 、 动漫爱好者的心情和

村上爱好者的心情是否有共通点

可以这样说 , 我们能了解到轻小说

或动漫的爱好者为何着重 角

色 。这 类 作 品 有 一 个 特 点 , 叫 做

“ ” 媒介互通 的现象 , 也就

是说 , 动画 、漫画 、轻小说 、 游戏 、模

型等不同领域的商品同时或连续上市的

销售方式 。而且每个领域的作品故事和

世界稍微有所出人 。 举个最极端的例

子 , 漫画版故事里已经死亡的人物 , 在

“轻小说 ” 里还活着等等 。所以爱好者

能欣赏几个不同的版本 , 那时更重要的

是 。因为它在所有的领域都是

共通的 。结果 , 不少人同时爱好的领域

呈现 “复数状 ”。 角色扮 演

是代表性的例子 , 如果你参加

大会 , 能看到各种领域的爱好者互相交

流 , 因为 是扮 演 。 的

活动 。

另外 , 也能了解到他们为何参与创

作 , 并看重二次创作 。第一 , 轻小说 、

动漫算是几个因素的组合体 。比方说 ,

“轻小说 ” 创作人门的书几乎都会介绍 ,

写 “轻小说 ” 时 , 最重要 的是

、 世界观 、 工具 、 故事情节

等因素 。你要写 “纯文学 ” 作品可能需

要文才 , 但创作 “轻小说 ” , 只要把握

上述几个因素的规律就可以写 , 门槛并

不高 , 很容易满足你的创作欲 。第二 ,

为了跟同好们聊天 , 二次创作比原创更

好 。为什么呢 原创的作品 , 因为对原

创同好们可能不认同 , 但是 “二次创作 ”

的话 , 采用大家都认 同的 、世

界观等 , 可以相互沟通 。也可以参加

, 扩大与其他人交流的机会 。

在这里我们要注意 , 如上对 “轻小

说 ” 或动漫的爱好 , 参与同人活动基本

上都是娱乐 , 跟阅读 “纯文学 ” 属于不

同层面 。但是不少年轻人都在这些 “娱

乐 ” 上花费很多时间和金钱 , 好像这对

他们非常重要 。我估计他们重视的不一

定是作品本身 , 而是跟同好们的交流 。

问 显然您已经在提示我们 “轻小

说 ” 与动漫流行背后的心理与社会原

因 , 是不是可以这样来理解

答 这种年轻人的心理背后存有他

们对社会以及传统的文学的隔阂 。

首先说他们和社会的隔阂 。当下的

部分年轻人感到社会已经固定 , 自己能

参与并发挥作用的机会几乎没有 , 自己

好像扮演着被社会分配到的角色 。 日本

青年评论家宇野常宽这样描述这种心理

和阅读 的关系 “把过 日常生

活的小共同体 家庭 、 同班同学 、 朋友

等 当做一种 故̀事 ' , 并且把在那儿



被分配到的 相对的 自己的位置当做

一种 角̀色 ' 来理解 , 这
样的思考方式渗透到大众中 。 ……像故

事里面存在着好人和坏人一样 , 被分配

到的角色在那儿 小共同体 决定一

切 。” 《零年代的想象力 》早川书房 ,

年

日本政府 年来每年进行的 《有

关国民生活的舆论调查 》 以及 《有关社

会意识的舆论调查 》 说明了产生如上心

理的社会背景 。在调查中 , 被问到 “是

否对现在的生活感到满足 ” 时 , 回答

“满意现在的生活 ” 的年轻人 年最

多 , 在 至 岁年轻人 中 , 男性 占

, 女性 占 。被问到 “该更

多关心国家和社会的问题还是该重视充

实个人的生活 ” 的时候 , 回答 “应该更

多对国家社会关心 ” 的人 。年最多

至 岁青年占 。 日本社会

学家这样分析这一现象 “对将来还留

下可能性的人 , 或者对以后的人生还持

有 希̀望 ' 的人回答 现̀在我不幸福 ' ,

不算否定 自己… …反过来说 , 当感到 自

己不会更幸福的时候 , 人只好 回答 现̀

在我幸福 ” , 。 古市宪寿 《绝望国家的

幸福青年 》 , 讲谈社 年 这意味

着 , 现在 的年轻人 “像住在小村的居

民 , 跟 伙̀伴 ' 一起在 小̀世界 ' 混 日

子 。这就是他们感到幸福的根本原因 。

… …他们几乎找不到能打破日常生活闭

塞感 的 , 具有吸引力且不难理解的 `出

路 ' 。 … …他们想做点什么 , 不要保持

现状 。不过 , 不知道做什么好 。” 同上

如上 , 我们可以理解青少年为何不

想看 “纯文学 ”。传统的 “纯文学 ” 为

读者启示了一个 比日常生活更大 的世

界 , 让他们感受 、接触到某种人的真实

生活 。可是这种作品可能对今天的年轻

人来说 , 却无法启示更大的世界 , 很难

投人感情 , 因而无法产生接触到真实的

感觉 。您所提到的近年来的日本文学也

同样 , 它们通过身边琐事描述心灵的

“伤 ” 形成疗愈或救济的主题 , 但是万

一读者对其中的身边琐事不能认同 , 就

无法在读者的心里产生共鸣 , 不能形成

感情的共同体 。

现在 , 人家纷纷说起的文学的边缘

化 , 不外是纯 文学 的不畅销 , 或者衰

退 。其实年轻人看的文学作品不少 。轻

小说是代表性的例子 。谷川流的 《凉宫

春 日》 系列卖出 万册 , 郭敬明的

每本小说都卖出 。多万册 。漫画书更

厉害 。这意味着年轻人喜欢看的作品跟

以前不一样 。纯文学当中也有村上春树

很畅销 。只是他的爱好者对他的作品期

待的东西跟以前的文学不一样 。对这一

点来说 , 我们该注视的与其说是作品的

变质 , 不如说是读者群的变化 。那么 ,

读者如何阅读并对待轻小说 关于对轻

小说具体作品的分析和读者的反应 , 我

们下次讨论吧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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